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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
一
詞
，
古
時
單
稱
﹁先
﹂
或
﹁生
﹂
。
《
偶
然
錄
》
載
：

﹁叔
孫
通
與
諸
弟
子
共
為
朝
儀
，
曰
：
叔
孫
（
按
：
叔
孫
像
複
姓
）
生
，
聖

人
也
。
梅
福
曰
：
叔
孫
先
非
不
忠
也
。
﹂
顏
師
古
註
：
﹁先
﹂
猶
言
先
生
。

又
，
宦
者
稱
人
，
類
無
﹁生
﹂
字
；
三
吳
稱
人
，
類
無
﹁先
﹂
字
。
大
概
單

稱
﹁先
﹂
或
﹁生
﹂
有
點
彆
扭
，
後
來
便
廢
而
不
用
，
合
稱
為
﹁先
生
﹂了
。

在
漫
長
的
封
建
社
會
中
，
﹁先
生
﹂
一
詞
涵
蓋
的
對
象
特
廣
。
《
論
語

．
為
政
》
說
：
﹁有
酒
食
，
先
生
饌
。
﹂
註
解
說
：
﹁先
生
，
父
兄
也
。
﹂

這
裡
的
﹁先
生
﹂
有
先
於
己
而
生
的
意
思
。
白
譯
的
意
思
是
：
有
酒
餚
，
得

先
孝
敬
父
兄
。
《
孟
子
》
說
：
﹁先
生
何
為
出
此
言
也
？
﹂
這
裡
的
﹁先
生

﹂
是
指
長
輩
而
有
學
問
的
人
。
到
了
戰
國
時
代
，
《
國
策
》
記
載
：
﹁衛
客

患
之
，
乃
見
梧
下
先
生
。
﹂
同
書
又
有
﹁先
生
坐
，
何
至

於
此
？
﹂
又
如
《
孟
子
》
載
：
﹁先
生
將
何
之
？
﹂
這
裡

引
文
中
的
三
處
﹁先
生
﹂
均
是
稱
呼
有
德
行
的
長
輩
。
還

有
古
代
許
多
教
授
學
徒
的
人
也
往
往
自
稱
先
生
或
被
門
徒

稱
為
先
生
，
如
﹁穎
川
先
生
﹂
、
﹁明
道
先
生
﹂
、
﹁于

越
先
生
﹂
等
等
。
唐
代
詩
人
胡
曾
的
《
南
陽
》
、
《
彭
澤

》
、
《
圮
橋
》
諸
詩
中
，
將
有
德
望
者
如
諸
葛
亮
、
陶
淵

明
、
黃
石
公
等
稱
作
先
生
。
清
人
黃
宗
羲
說
：
﹁先
生
為

先
醒
，
為
﹃有
文
名
者
﹄
。
﹂
這
似
乎
是
對
先
生
的
總
結

了
。

到
了
漢
代
，
﹁先
生
﹂
一
詞
有
加
上
﹁老
﹂
字
的
。

如
司
馬
遷
《
史
記
．
屈
賈
列
傳
》
：
﹁每
詔
令
議
下
，
諸

老
先
生
不
能
言
，
賈
生
盡
為
之
對
。
﹂
賈
誼
當
時
是
小
青

年
，
故
稱
長
輩
為
老
先
生
。
至
於
清

初
，
稱
相
國
為
老
先
生
，
到
了
乾
隆

以
後
，
官
場
中
已
少
用
老
先
生
這
個

稱
呼
。
不
過
，
宋
代
熙
寧
、
元
豐
間

，
天
下
學
士
大
人
，
稱
溫
公
（
司
馬

光
）
必
曰
﹁老
先
生
﹂
。
辛
亥
革
命

後
，
老
先
生
這
個
稱
呼
又
盛
行
起
來

了
。

第
一
個
用
﹁先
生
﹂
稱
呼
老
師
的
，
始
見
於
《
曲
禮

》
：
﹁從
於
先
生
，
不
越
禮
而
與
人
言
。
﹂
（
按
：
先
生

，
老
人
教
學
者
。
）
今
稱
教
師
為
﹁先
生
﹂
，
也
是
這
個

意
思
。
《
水
滸
傳
》
第
十
四
回
寫
雷
橫
與
劉
唐
打
鬥
，
吳

用
出
來
勸
架
，
書
中
介
紹
道
：
﹁這
秀
才
乃
是
智
多
星
吳

用
，
表
字
學
究
，
道
號
加
亮
先
生
，
祖
貫
本
鄉
人
氏
。
﹂

吳
用
是
小
學
教
員
，
又
是
秀
才
出
身
，
當
然
該
稱
﹁先
生

﹂
，
所
以
，
第
十
五
回
吳
用
游
說
三
阮
加
入
智
取
生
辰
綱

活
動
，
阮
小
二
稱
他
為
﹁先
生
﹂
，
第
十
六
回
七
星
聚
義

，
眾
人
也
稱
吳
用
為
﹁秀
士
先
生
﹂
、
﹁加
亮
先
生
﹂
。

《
水
滸
傳
》
中
被
稱
為
﹁先
生
﹂
的
除
了
吳
用
，
還
有
一

位
是
入
雲
龍
公
孫
勝
。
原
來
在
宋
代
，
先
生
這
個
稱
呼
，

也
有
稱
道
士
的
。
如
《
水
滸
傳
》
第
十
五
回
：
﹁祇
見
那

個
先
生
，
身
長
八
尺
，
道
貌
堂
堂
，
古
得
古
怪
。
﹂
那
個
道
人
先
生
便
是
公

孫
勝
。
公
孫
勝
道
號
一
清
，
所
以
有
時
又
稱
他
為
一
清
先
生
。

﹁先
生
﹂
有
時
也
被
用
作
諷
刺
那
些
滑
稽
可
笑
，
不
值
仿
傚
或
不
堪
一

提
的
人
。
歷
史
上
的
﹁東
郭
先
生
﹂
、
﹁南
郭
先
生
﹂
以
及
﹁道
學
先
生
﹂

、
﹁陰
陽
先
生
﹂
、
﹁算
命
先
生
﹂
、
﹁測
字
先
生
﹂
之
類
，
都
是
十
分
滑

稽
可
笑
的
。

不
過
，
﹁先
生
﹂
大
抵
是
褒
稱
。
毛
澤
東
稱
徐
特
立
、
李
鼎
銘
為
﹁先

生
﹂
是
比
較
﹁同
志
﹂
之
類
，
格
外
含
有
一
些
敬
而
且
親
之
意
。
現
在
很
多

知
識
婦
女
稱
自
己
或
女
友
的
戀
人
和
愛
人
為
﹁先
生
﹂
，
飽
含
尊
意
。
不
過

，
有
一
點
我
至
今
沒
搞
明
白
，
直
稱
女
性
為
先
生
（
如
冰
心
先
生
、
楊
絳
先

生
）
，
不
知
始
於
何
時
？

天下美女在成都，成都
美女在春熙路。 「到了北京
嫌官小，到了廣州嫌錢少，
到了成都後悔結婚太早。」
如果你到四川旅遊，導遊會

「油腔滑調」地作這樣的介紹。成都春熙路的美
女到底有多美？美女給當地經濟帶來了怎樣的影
響？成都市錦江區政府組織、專業調查公司調查
春熙路的 「美女養眼指數」，並且還要向公眾發
布。

這真的太有趣了。
有人說政府搞這樣的 「指數」不成體統，不

倫不類；有人說政府這樣做能招商引資，提高城
市美譽度。這樣的觀點交鋒，各說各有理，也十
分有趣。

我在這裡表個態，我喜歡這個 「美女養眼指
數」。如果這是民間行為，我會一笑了之，就是
因為這是政府行為，我歡喜煞了，真的覺得成都
錦江區的官員們太可愛了。原來，印象中的老氣
橫秋、官話套話一大堆的官員們，也關注起美女
，而且上升到經濟發展的層面，這種 「不倫不類
」裡面，蘊含着思想大解放的基因，蘊含着社會
大環境的巨大變遷，也蘊含着民生幸福的訴求。
以前我們覺得政府是一個機器，冰冷冰冷的，按
部就班的，現在看來，政府也是有溫度的，是一
台具有人性化的機器，它正越來越接近民生。

幾十年前，我們國家有過一段 「男女不分」
的年代，女人不愛紅裝愛武裝。女人本來是這個
世界中的最美，就像大自然中的花兒。如果所有
女人不穿裙子、不留長髮，不描口紅……把女性
之美掩藏起來，盡量男性化，政治化，在這樣的
社會環境中，談民生的幸福是一種奢侈。甚至可
以這樣說，一個國家的女人美不美麗，張不張揚
，既是政治文明的一種衡量標誌，也是社會民眾
幸福生活的衡量標誌。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國當
時政治氣候不明朗，許多外商對投資中國處於觀
望之中。但當年五十六歲的香港富商霍英東卻提
議，由他出資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廣東方面提

供三千六百三十一萬美元貸款，在廣州建一家五星級賓館──白
天鵝賓館，這是建國後第一家內地與香港合資的五星級酒店。霍
英東為什麼敢在政治氣候不明朗的情況下投巨資建賓館呢？霍英
東回憶說： 「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
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
》，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
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摘自《現代青年》
「歷史中的細節」一文）

一個裸體的女人讓霍英東看到了當年的政治氣候，作出重大
投資商定。 「春江水暖鴨先知」，其實，女人的衣飾漂不漂亮，
打扮美不美，幾乎可以等同於女人所在的那個國家的社會環境寬
不寬鬆，人民幸不幸福。

現在，大街小巷、商場報亭等等，或張貼，或噴繪，或懸掛
着各種美麗的女人，清純的、嬌麗的、妖艷的、性感的……看到
這麼多的漂亮女人出現在民眾面前，會讓每個人覺得心安，覺得
這個社會是可愛的，也是正常的。假如有一天，這些 「美麗女人
」一夜之間消失，你其實可以想像，這意味着什麼？

成都市錦江區的官員搗騰出一個 「美女養眼指數」，這是一
種進步，這種進步在多年前是根本不能想像的，從這裡，我們可
以感知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腳步已經走到了哪裡，可以聆聽到社
會那顆巨大心臟律動的聲音。我看到，社會的窗口已經打開，陽
光正在鋪灑進來，每個人的臉不再是同一種表情。

有一次，陳水扁到台塑集團的工業區參
觀，由王永慶陪同接待。參觀結束，留下共
餐。工廠的餐廳，便送上每人一碗擔仔麵，
給大家充飢。在擔仔麵上，僅配有半隻鹵蛋
。當時，王永慶問那半隻鹵蛋的價錢，還覺
得太貴了。要知道，這可是台灣的著名富豪

，在招待當時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者的 「宴請」啊！這樣的款待
，要是在大陸的話，那簡直純屬 「天方夜譚」，完全不可思議的
事情。在大陸，即使是最小的村官，迎來送往，招待來賓，恐怕
也決不會這樣 「小器」的吧？如果是民營企業家，接待官方人士
，那更是要慎重其事，安排高檔酒宴。以免招待不周，得罪貴賓
，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王永慶拿一碗擔仔麵招待陳水扁，並無不敬之意。也
並非矯情，做給旁人看的。而是他素性節儉，習慣成了自然。既
是工作來往，就沒有必要在吃吃喝喝中多下工夫。這在西方國家
，已然成為常例，公事公辦，無需酒席應酬。誰要請客，就請自
掏腰包。納稅人對政府的支出，把關很嚴，是不會容忍公僕們天
天花天酒地的去大吃大喝的。

然而，在中國內地的官場，公款吃喝，卻已經成為頑疾。多
少年來，中央不知發了多少 「紅頭文件」，施用多少方法，採取
「四菜一湯」、 「三菜一湯」等各種措施，卻一直收效甚微，就

是管不住一張嘴巴。每年的公款吃喝，總要吃掉幾個三峽大壩。
計算起來，的確是個很可怕的天文數字。這是多少年來人盡皆知
的弊病，可就是直到如今，情況依然如故，難有改觀。

在當前全球的金融海嘯影響下，內地的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
。我想，倒是正好乘此時機，請中央下個決心，大力削減政府的
支出成本，首先就從公款吃喝開刀。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
形成一個決議，今後官方接待，就拿王永慶接待陳水扁的一碗擔
仔麵的標準作為參照，等到一年下來，看看究竟能為國家節約多
少行政經費？如果能將這些費用，用在醫藥、教育、衛生等民生
方面，那有多好？

一
應日本朋友之邀，我訪問了這個

早欲親眼一睹，與我們曾經有着許多
恩怨的，卻又永難割斷相互緣分的十
分特殊的國家。說實在話，此行我有
一個想法，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並沒

有什麼新意，那就是能實地感受一下我們之間文化上的關
聯性和相似性，或者說源遠流長的聯繫。這自然是最簡單
不過的事情了。

一踏上日本國土，便處處可見日文裡充斥了我們再熟
悉不過的漢字，大街上許多商舖的店名，乾脆全部用漢字
，東京最大的電器購物商場──秋葉原，招牌上三個橙黃
色大字那麼惹人注目，毫不含糊的三個方塊漢字，讓你心
中頓生親切之感。且不說古都奈良，那裡至今還有朱雀門
、朱雀大道，這種地名在中國古代京城早已有之，唐詩名
篇中的 「朱雀橋邊野草花」，我們可說爛熟於口；也不必
說古老的京都，現在還保留洛東、洛南、洛西、洛北、洛
中的地名，它們當初設計均模仿中國古代的洛陽、長安；
就說極其美麗別致的旅遊小鎮淺草，其地名也極可能來自
白居易一首詩《錢塘湖東行》的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
才能沒馬蹄」。當我問日本朋友你知道淺草這名字的來歷
嗎？他們搖搖頭。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對方，他們恍然而悟
地連聲說：很可能！很可能！

那天晚上，日方朋友送我乘出租車回所住的新大谷飯
店，當司機知道我來自北京時，他突然高興異常地說：他
太愛讀中國的唐詩了，尤其喜愛李白、白居易的詩，很多
詩他可以背誦，他說他讀《長恨歌》時，感動得都流淚了
！這使我有些吃驚，對唐詩痴迷如斯，這樣的人在我們當
下中國都難找吧！我們下車離去了，他還遠遠地揮手呢。
這時，我竟有些莫名其妙卻似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詩
：揮手自兹去，蕭蕭班馬鳴。

二
我在日本使館工作過的同事曾告訴我，到日本去要做

三件事──看富士山，吃日本料理，泡溫泉。不過，我要
給他加上一件：如有可能，賞賞櫻花。看富士山，是的，
首先看富士山，它是日本的一種象徵性標誌，神聖的圖騰
，到日本不一觀富士山，恐怕是遺憾的。看富士山，要到
箱根，從東京到那裡也就百餘公里，但是，要乘快車，換
慢車，坐登山電車，轉空中纜車，最後乘船，換來倒去，
要用三四個小時，才能到達最佳位置。途中經過一處叫大
涌谷的地方，這是個著名的火山口，溫泉噴發，有濃濃氣
味的硫化物，把雞蛋放在溫泉中很快可以煮熟，黑乎乎的
，日本人叫它 「黑玉子」，他們售賣給觀光客，還配搭上
一小袋鹽，可蘸着吃。據稱吃一枚，可增壽七年，我們當
然毫不猶豫掏錢買了幾個，吃得很起勁，延年益壽，求之
不得呢，味道倒沒什麼特別的。在大涌谷就可以隱隱約約
看到富士山，而到極負盛名的蘆之湖一帶觀看富士山就更
清晰了。

富士山啊，你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神山啊，你又叫 「不
死山」，因為日語中 「富士」和 「不盡」、 「不死」等發
音相同，只見山頭上雲遮霧繞，彷彿仙風道骨的皓首老人
。這裡，湖光山色林木絕頂幽麗。我們一行三人在蘆之湖
畔的一家小餐館吃午後飯，每人一盤精美而清爽的飯菜，
其中有烤鱒魚，味道格外鮮美。我無意中忽然發現這餐館
的老闆，一個中年瘦削的男子，十分溫文爾雅，完全不像
一般的生意人。我便幾分好奇地與他搭訕起來，果然不出
所料，他是個攝影家，專門拍攝富士山、蘆之湖一帶的自
然風光，他開設了一個攝影藝術館。這個位於湖畔的小餐
館，於他而言，既是接觸自然、深入生活的一個立足之處
，又可藉此得到一點經濟收益，為其藝術創作提供一定的
經濟保障。

三
日本料理對我並不陌生，而這次到日本去，有機會品

嘗了各色各樣的日本料理，使我對其增加了更多了解。給
我最深的印象是，日本人對飲食實在太考究，把吃飯不但
當作物質享受，就是說不僅僅是一般的吃飽吃好而已，而
且當作一種藝術來欣賞。自古以來，日本料理就強調 「五
味五色五法」。五味即：甜酸辣苦鹹。五色即：白黃紅青
黑。五法即：生煮烤炸蒸，這裡，生為首，日本人多喜食
生冷的食物，據稱日本人屬陰性體質，相反，如果喜食熱
熟食物，這種人屬陽性體質。總的來看，日本料理的基本
特點就是加工精細，量少質高，講究色彩的配搭和擺放的
藝術化，往往產生令食者賞心悅目的效果。正因為每樣食
品量小，要吃飽，當然種類就多。這樣，一頓好的料理吃
下來，很精巧的 「迷你」式杯碗碟盞滿滿當當的擺了一桌
，可謂琳瑯滿目。

我們的傳統飲食文化也很注重色香味，但在色的方面
，或者說在視覺效果的考究方面，我們的普通人家恐怕就
遠遠比不上日本人了。我們也許覺得他們小裡小器，不必
要的繁瑣，過於注重形式，其實這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方式，覺得很自然，多少年來，就是這樣，他們不怕麻煩
，盡可能的講究。我在東京看到老字號名店裡售賣的醃製
的蘿蔔，他們稱作 「漬品」，密封在塑料袋裡，那蘿蔔的
個頭都特大，圓滾滾的，醃製後變得晶瑩剔透，猶如無瑕
的美玉，好看得很。你一開始絕對想不到它是大蘿蔔，那
簡直是可供賞玩的藝術品。日本朋友送我一袋，帶回來品
嘗，其味奇佳，鹹甜適中，讓你回味無窮。聽說這種 「漬
品」製作非常考究，精選的蘿蔔，也有其他瓜果，放在米
酒裡，加入一定比例的食鹽、砂糖、酸料等等，壓上石頭
，醃製的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據日本朋友告知，
一家叫作秋本食品株式會社的 「漬品」最有名氣。

四
日本人很愛乾淨，注意清潔衛生，尤其體現在維持良

好的自然及生活環境上。凡是去過日本的人們，無不產生
這樣深刻難忘的印象。城市裡不必說，雖然人多車多，但
街道上幾乎一塵不染，即使在農村，甚至於很偏僻的地方

，也都是利利落落，清爽潔淨，讓人感覺很舒心。我去了
一些鄉村，還到了嵐山一帶的山區，往往可見清亮亮的小
河及精緻的小木橋，我每次走上橋，總不禁用手撫摸那些
橋欄，都是滑溜溜的，竟然一點塵土都沒有，這讓我十分
驚訝。這固然與日本終年潮潤的氣候有關，很難出現塵土
飛揚的景象，恐怕更重要的是人們自覺地保護環境。我在
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等城市住了幾個飯店，其中的高
級飯店各方面極為講究，理所當然，不足為奇，沒想到在
很一般的酒店，以至於很偏遠的一個叫嵐峽館的小小旅社
，也都乾淨舒適得令人詫異與激賞，你幾乎找不到一點瑕
疪！

當然，也不能說沒有例外。日本也有窮人、流浪漢，
他們的生活狀況與生活環境則是另外一番面貌了。我從關
西機場乘車去大阪，經過一片乾涸平坦的河灘，竟發現一
大堆一大堆垃圾，亂七八糟地散布在不遠的視野之中，就
在這髒亂的垃圾場上，還不可思議地建有一些歪七斜八的
十分簡易的塑料棚屋。這是我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見到
的很不美妙的景象。日本朋友告訴我，此乃窮困潦倒人士
的居住之所。大小城市的街頭也時見流浪者，大多髒兮兮
的，聽說他們多為酒鬼，政府有救濟，發給他們的錢卻都
用來買酒喝了。

五
東京的銀座與新宿是聲名遠播的繁華街區。既然到東

京來，自然要去看一看，尤其是要一睹甚有特色的夜景。
銀座果然氣象萬千，名不虛傳，高高矗立的現代建築群被
迷麗的霓虹燈勾勒出宏大精緻的輪廓，五光十色的巨幅廣
告更是令人目眩，街頭遊人如過江之鯽，車輛則似連綿不
絕的長龍。我曾在香港、倫敦等地工作、生活過，我覺得
這情景與香港很相似；至於倫敦則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了，
英國人生性拘謹保守，倫敦的街頭是很少見到奪目霓虹的
，這是民族特性所致，當然不足為怪了。再去新宿，也是
繁華無比，不過，卻是另一番變味的銷金窟的景象。聞名
於世的歌舞伎町便位於此處。僅這一片鬧市便雲集了三千
多家店舖，而其中多為色情場所。你只要瞥一眼那些招牌
：單間按摩，窺視小屋，裸體表演，脫衣舞劇場，裸體吃
茶店，大人玩具……就會讓人周身頓起雞皮疙瘩。這裡人
聲嘈雜，樂聲刺耳，紛亂異常。許多店舖的門前，還有忙
乎着拉客的，幾乎都是膀大腰粗，其中甚至有黑人，見到
我們中國人，三步併作兩步衝到我們面前，伸出大手，粗
粗的嗓門吼着生硬的漢語： 「歡迎！請進！有發票！」真
讓人哭笑不得，估計他們也就會這幾個中文單詞，一看這
情景，我們趕緊離開，免得麻煩。

日本的治安情況問題不少，譬如說性騷擾就比較嚴重
，困擾日本社會。一次，我在東京地鐵站等車，無意中發
現月台的地面上有一粉紅色的方塊的標識，寫着 「女性專
用車」，地鐵進站時，對着這標識的那一節車廂的玻璃窗
上，也標有相同的幾個字。據朋友介紹，為了在上下班高
峰時，日本女性乘坐地鐵免受性騷擾，東京地鐵公司從二
○○五年五月九日開通了十列設有女性專用車廂的列車。
在這以後，性騷擾的情況改善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六
這些年，中日關係起伏跌宕，時晴時陰，呈現出一種

特殊複雜多變的狀態。經過兩國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的共同
努力，眼下雙邊關係終於進入一個陽春季節。但是，不可
否認，日本國內也還存在一小股逆流。我在東京時，有一
次路過一家名為 「旭屋」的書店，裡面售賣一些所謂暢銷
書，幾乎都屬時政類。其中有一本書名為《中國欲吞併日
本》，實在是莫名其妙，荒唐之極，不值一駁！還有一本
叫《日本也要崛起》，副題《日本是龜，中國是兔》，意
思是別看你們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但說不定哪天就停下來
，我們日本還會遠遠趕在你們前面的。實際上，現在中國
經濟實力也並未超過日本呀，作者這樣說無非是對中國當
今的快速發展心有戚戚焉。目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正在
緩和，日本《呼聲》月刊卻說：馬英九上台推進兩岸關係
會給日本帶來 「危機」，日本要採取行動牽制台灣向大陸
靠攏。

我們在東京那幾天，靖國神社正在搞所謂春祭。我們
乘車恰巧路過那裡。這是個在海內外廣為人知的是非之地
，我們決定下車，雖不進去，在大門外瞧瞧，也算有所了
解，增加一點見識。靖國神社的門前，是個不小的廣場，
豎立着幾根矮粗的石柱，半空中交叉的繩索上掛着許多祭
祀的小小旗幡，在初春清冷的微風中飄拂。廣場的右側是
一片樹林，稀稀疏疏地長着一些不知其名的樹，好多肥碩
的烏鴉在那兒飛上飛下， 「咶——咶——」地鳴叫。我們
隨便看了看，便離去了。我不由得想起了辛棄疾的名句：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日關係總歸要世代友好

下去，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願望，
猶如滾滾東去的春潮，沛然莫之能禦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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